
感 悟 吴 金 印

□

朱夏炎

认识吴金印很多年了， 这次见
他，依然是那副普通老农民的装束。

实际上老吴这人故事很多，也很
传奇。 上点年纪的人都知道，他几十
年如一日，与群众同甘苦，带领群众
发展致富， 是全国著名的老劳模、老
典型。如今，年过七旬的吴金印，干劲
儿还是十足，在他的带领下，唐庄镇
实现了温饱梦、小康梦、城镇梦……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 老吴一
直扎根人民群众， 知道他们的酸甜
苦辣、所思所盼。他说的话都是大白
话，但却耐人寻味；他干的事谈不上
惊天动地，但却让群众念念不忘。什
么叫与群众的血肉联系？ 什么是共
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怎样才
能把群众凝聚在一起？ 吴金印给我
们带来很多的启示和感悟。

感悟吴金印， 就像品味一坛陈
年佳酿。这坛老酒，暖心暖肺。他说：

“干部和群众， 是种子和大地的关
系。心系群众苗得土，背离群众树断
根，离开了群众就是死路一条。 ”在
他身上，人情、亲情、乡情，一样也不
少；温度、热度、纯度，哪个也不缺。

吴金印从来没有刻意深入群众，他
早已成为群众中的一员， 在百姓眼
里，他不仅是党的干部，更是他们的
朋友和亲人。 党性， 从来不是抽象
的，而是感情丰沛、血肉丰满的。 吴

金印就是这种具有党性的人。

感悟吴金印， 就像翻阅一部厚
重的书。 这本书，耐看耐读。 老吴这
辈子获得的荣誉数不胜数， 曾多次
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但他从来没把这些当成本钱和谈
资，而是始终把自己定位在基层，把
精力投入到为民办实事上。 这是一
种崇高的境界和品位———把人生价
值融入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之中。

感悟吴金印，就像仰望太行山上
苍劲挺拔、历久弥坚的青松。与老吴交

往越久、对他了解越深，就越觉得他心
劲足，眼光远，追求大。 吴金印说：“最
大的联系群众就是富裕群众。”几十年
来，他始终扎根群众的沃土，从中汲取
营养，获得动力，养成发展的瘾、干事
的劲、成功的法，让百姓的日子越过越
红火，感召群众永远跟党走。

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挂念百姓安
危冷暖。 吴金印的事迹是一部生动的
教材，吴金印的精神是一面“正衣冠”

的镜子：党的干部不能和群众隔道墙。

这样的好作风越盛，“四风” 越没有市
场；这样的干部越多，我们越能经得起
“四大考验”，远离“四大危险”。

感悟吴金印，学习吴金印，我们
就能更好地守住密切联系群众的生
命线，夯实党的执政基础，让党的事
业长盛不衰，让“中国梦”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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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方 金 印 在 民 心

（上接第一版）

吴金印烧了一锅热水， 倒在盆子里， 说：“武大
伯，来，烫烫脚，让我看看你的脚是咋回事儿。 ”他把
武忠扶到椅子上，脱了他的鞋子一瞧，原来是脚指甲
长得太长，钩到肉里了。 吴金印为武忠烫脚，找来小
刀替他把钩到肉里的脚指甲一点一点挖出来。 武忠
逢人就说：“你瞧，人家是公社干部哩，给俺洗脚……

别看俺没儿没女，俺觉着跟有儿有女的一样哩！ ”

吴金印在池山大队驻队的时候，住在烈属宋大娘
家。 有一天晚上，宋大娘的胃病犯了，疼得在床上打
滚。 吴金印赶紧找来一张竹床扎成担架，跟另外几个
人抬起宋大娘，在漆黑的山道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公
社医院跑。到了医院，吴金印跑前跑后找医生，替宋大
娘办了住院手续、交了住院费。 等医生给宋大娘看过
病，吴金印亲自去取了药，找来开水帮宋大娘把药吃
下。 病情稳定了，吴金印依然守在宋大娘床边为她捶
背、擦汗、扇扇子。宋大娘吐痰，他赶紧用手帕接住；宋
大娘的痰和涎水流到衣服上，吴金印就一点一点给她
擦。 他在宋大娘床边守了整整一夜。

宋大娘病愈之后，行动不便，吴金印每天早晨
为她端尿盆、穿鞋，每天晚上给她烧水洗脚。 宋大
娘感到难为情，一再说，往后可别这样了，你是干
部哩，这样侍候俺，大娘经受不起啊。 吴金印说：

“你大儿子为革命牺牲了，我就是你的儿子。 儿子
照顾老人有啥不应该的？ ”一句话把宋大娘说得眼
泪哗哗地往下流。

吴金印在社员家吃派饭， 每次端起饭碗总要
先往锅里瞧瞧，见锅里的饭稀，端住自己的饭往锅
里一倒，说：“咱们有稠的一起稠，有稀的一起稀。 ”

遇到有的人家特意为他准备了肉和菜， 他扭头就
走，随便到哪个人家盛一碗红薯稀饭，蹲在门口一
喝了事。 每次吃了饭，吴金印都要给粮票给钱。 山
里人不习惯，说啥也不收，吴金印就悄悄地把钱和
粮票压在饭碗下面。

他视群众如父母，群众拿他当亲人。

吴金印总是忘不了杨务新杀鸡的故事。

杨务新是池山大队的一个五保户， 老两口都
60

多岁，无儿无女。 吴金印到池山以后，每天给他
家担水。 日子久了，老两口经常在一起念叨：人家
吴金印跟咱一不沾亲二不带故，这样照顾咱，咱拿
啥报答人家？

有一天，大队给吴金印派饭派到他家，老两口
高兴得团团转。 他家最值钱的是两只老母鸡，这是
他家的小“银行”，吃盐、打油全靠鸡蛋去换。 老两
口把那只最肥的母鸡杀了，用文火炖了一上午。 吃
晌午饭的时候， 老两口把炖好的鸡和鸡汤用盆子
盛了，端到吴金印面前，笑眯眯地说：“吃吧！ ”

“你们这是……”吴金印瞧着鸡汤，瞧着两位
老人充满爱意的目光，心里一热，不知说啥好了。

吴金印对杨务新说：“你们先吃吧， 我有点事出去
一下。 ”老两口在屋里左等右等不见吴金印回来，

四处寻找， 发现吴金印在别人家端着红薯稀饭正
吃着。 杨大娘哭着说：“你这是咋哩？ 给你炖的鸡，

你为啥不吃？ 为啥不吃？ ”老两口站在那里哭着不
走。 吴金印也哭了，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 可我
是干部，不能搞特殊，不能脱离群众啊！ ”那只鸡他
虽然没有吃，但这件事却深深地铭刻在他心里。

这些故事，是心灵的乳汁，滋养着吴金印。 他
说：“我那时候年轻， 是朴实的山里人教我懂得了
啥叫善良、啥叫感恩。 这一辈子，啥时候想起他们，

心里都是暖烘烘的， 觉得不尽心尽力地为老百姓
办事，就是没良心，就是不孝之子！ ”

正是有这种感情支撑着，吴金印的人生有了方
向、 有了动力。 在狮豹头，

2600

多道岭、

2700

多条
沟、三四十个大队、几百个自然村都留下了他的足
迹。 春天，他跟群众一起找水源、修水池、上山挖地、

下河造田；冬天，背着救济粮、带着救济款，来瞧瞧
群众碗里盛的啥、身上穿的啥、床上盖的啥。 几十年
来，不论走到哪里，他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帮助
群众圆那个温饱梦。 他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说到跟群众的感情，吴金印很有一番感慨。 他
说，咱当干部的，不要成天想着“我要联系群众”、

更不能嘴上喊着“我在联系群众”；真正的联系群
众，就是根本不把自己当成官，要把自己当成老百
姓。 这样一来，遇事你就会自觉地替群众着想；跟
群众在一起，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放下身架。

“群众是最好的老师”

都说吴金印工作上的办法多、点子多，他说，

我有多大能耐啊？ 很多办法和点子都是从群众那
里得来的。 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群众最有智
慧，群众最有办法，群众是最好的老师。 工作上遇
到什么困难，跟群众一商量，办法就有了。 ”

在狮豹头工作期间， 他带领干部群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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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时间改河造田，其中最大的工程是沧河造田。 沧河
造田的核心工程，是在羊湾一带的棋盘山上打洞，

取直河道，裁湾造田。 这个裁湾造田的点子，就是
群众想出来的。

那是
1970

年的春天， 吴金印肩上挎着粪筐，

腰间挂着水壶，挎包里装着干粮，走在山间的小路
上。 每到一地，他都要同党员、干部、群众代表商量
咋样改变山区面貌。

这天， 吴金印来到羊湾大队党支部书记郭文
焕家。 晚上，他俩躺在一张床上喷，吴金印说：“我
一直在琢磨，沧河的河滩白白地浪费着老可惜，能
不能想法在河滩上造点田出来？ ”

“啊呀”，郭文焕一拍大腿，忽地坐了起来，“我
也在琢磨这事儿哩。 沧河流到咱羊湾的时候，叫棋
盘山给拦住了，往西拐一个大弯，然后往南再往东
流走了。 俺庄上老辈人就想过：要是把棋盘山钻个
洞，把河取直了，不就能造出好几百亩地来？ ”

“好点子啊！ ”吴金印披衣起床，拉着郭文焕就
出了门。 二人踏着月光在棋盘山下的河滩里走着，

设想从哪儿打洞、在哪儿修坝，一直转悠到鸡叫。

有一年，吴金印在砂掌村驻队，发现这里的山
光秃秃的，就想着怎么绿化。 有人说，这山上根本
就不长树。 当时，吴金印住在五保户武忠家，晚上
聊起这个事情。 武忠告诉他，这一带的山顶上早些
年树可多了，满山黑油油的大柏树，一人搂不住。

后来有人在山上栽过树，其他树种都死了，就柏树
能活下来。 武忠说：“听读书人说， 柏树的根带酸
性，能降住石头。 对了，朝阳的山坡多少有点土，可
以种苹果树，早些年有人栽过，结的苹果可甜了。

俺估摸着，兴许种苹果能行哩……”

吴金印白天跟群众一起劳动，晚上同群众一起
讨论。 最后，他综合归纳群众意见，组织全大队男女
老少齐上阵，用两年多时间绿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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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亩荒山。

吴金印刚到唐庄工作的时候，每天骑自行车到
各村走访群众。 有一天，他来到镇西北部的后沟村。

这里靠山临沟，交通不便，是出了名的穷地方。 跟群
众聊起如何脱贫致富的话题，村民窦全福说，咱这
儿靠山，有石头，如果把路修通了，建石砟厂，兴许
能发财。 他说，交通方便的地方，有人搞这个就发了
财。他的话，让吴金印眼前一亮。他沿着这个思路进
行调研，最终提出了“西抓石头”即发展石头经济的
思路，使西边几个村子的群众迅速富裕起来。

“北抓林果”的思路，也是来自一次走访。

那是
1988

年秋天，三个月没下雨，唐庄北部
的丘陵，庄稼旱得卷了叶。 当检查旱情的吴金印来
到侯庄村地界时，突然看见一片浓郁的绿，走近一
看，是一片山楂园，枝繁叶茂，山楂果红成一片。 一
个六十来岁的老农正在侍弄山楂树， 吴金印上前
搭讪，问他咋会想到种山楂。 老人说，山楂树是铁
杆庄稼，最顶旱。 吴金印又问他，山楂园一亩能收
入多少，老人说，弄好了可以收入千把块。 老人还
告诉他：“咱这儿的地，种旁的不中，种果树中。 ”吴
金印不由得眉毛一扬：“这是个好点子！ ”

据此， 唐庄镇提出了在北部丘陵地区发展林
果业的思路。 几年之后， 这里建成了万亩林果基
地，搞了个“中国唐庄桃花节”，每年春天吸引着来
自中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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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名游客。 承包果园的人家都发了
财，有了私家车，住上了别墅。

在工作中遇到难题， 吴金印就会到群众中间
去，跟他们商量解决办法。 这个法子很灵。

唐庄镇有个山庄村，

1997

年的时候，村民提出
来想让镇里帮助他们修条水泥路。 吴金印带着几
个镇干部住到这个村，跟群众商量修路的事，最后
商量的意见是：修路的经费主要由镇财政支出，每
家每户多少兑一点钱， 村民以出义务工的形式参
与修路。 绝大部分村民同意这个方案，并在协议书
上签了字。 有两户村民不同意出钱，但同意出工。

有一户村民，既不同意出钱，也不同意出工。

吴金印召开村民大会， 就最后一户村民的态
度让大伙讨论。

群众站出来说话了。 这个说：“镇里支持咱村
修路，是给咱们办好事哩，你这个态度，像啥话？ ”

那个说：“就你能，俺都是傻子？ 俺村盛不下恁能的
人，你走吧！ ”还有人说：“你不出钱，不出力，就没
权走新修的路；要走，走一次掏一次钱！ ”大家你一
言我一语，把那人说得无地自容。 他低下了头，真
诚道歉并履行了义务。 结果镇里出钱，村民出力，

把这个村的路修通了。

吴金印经常拿这些事例， 跟唐庄镇的干部讲
什么叫“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他说，咱永远
不要觉得自己比老百姓高明， 不能到了一个地方
就指手画脚瞎指挥。 群众在基层，最能吃透情况，

并且整天都在思考问题， 他们的想法往往更切合
实际。 我们当干部的，如果放着恁好的老师不去请
教，岂不是傻子？

“群众是最亮的镜子”

1987

年
11

月，吴金印调任唐庄镇党委书记之
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带领镇里全体机关干部到辉
县常村乡燕窝村上一堂特殊的党课。

那天，他们大清早出发，前往太行山深处去看
望一个人。此人就是郑永和。郑永和曾任辉县县委
书记，后来担任省部级领导，退休后组织一批老干
部成立“老头队”，在太行山里为群众服务。

“老领导，”吴金印见到郑永和，一把拉住他的
手，激动地说，“你这是在干啥哩？ ”

“房东家的门框坏了，我给他们做个石头的。 ”

郑永和憨厚地笑着， 手中的锤錾不停地在石头上
敲打着。

“郑书记，你是咋想的？ 省里有你的高级住宅
你不去住，儿孙一大群，你不去享受天伦之乐，咋
就偏偏往这山旮旯里钻啊？ ”吴金印明知故问，他
是想让大伙听听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心声。

“要说享福啊，我觉着这就是享福。 ”郑永和停下
手中的活计，望着四周的山，深沉地说，“活了快一辈
子，回头想想，谁对俺最亲？是最底层的老百姓！他们
对俺亲， 俺就到他们这儿来。 吃饭———干活，干
活———吃饭，一点烦恼都没有。 这生活呀，越过越有
味儿……”听着郑永和质朴的话语，大家开始思考“人
为什么活着”、“我们为谁当官”这些问题。 此时，大伙
明白吴金印带他们到这里来“开会”的用心了。

告别郑永和，他们没有马上回到机关，而是把
车开到唐庄北部的大司马村， 会议在这里接着进
行。 吴金印从社会上流行的享乐风开始讲起，讲到
我们为谁当官的问题，他说：“大道理咱就不讲了，

党章上写得清清楚楚， 咱就讲一个最起码的道理
吧：我们的工资是从哪里来的？ 是人民交的税收；

我们吃的饭是从哪里来的？是农民种的粮食。一句
话，人民养活了我们。 人民养活我们干啥？ 为了让
我们替他们办事。 老百姓养牛，牛能为他们犁地；

老百姓喂鸡，鸡能为他们下蛋。 我们当干部的，花
着人民的税收，吃着农民的粮食，如果不给群众办
事，那就连牛都不胜，连鸡都不如！ 从前，人们习惯

称我们叫‘父母官’。 我不赞成这种说法，因为人民
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是人民的儿子、人民的公仆。

不要以为老百姓无职无权，免不了咱的职，也提拔
不了咱，就不把他们放到眼里。 要知道，干部和群
众是种子和土地的关系，心系群众苗得土，背离群
众树断根，离开群众就是死路一条！ ”

咋样才能让干部不脱离群众？ 作为党委书记，

吴金印深知仅靠口头上说说是不行的；即使按照要
求执行一阵子，也很难持续下去。 制度管根本，机制
管全局， 必须通过制度建设来保证群众路线的落
实。 于是，在这次大会上，吴金印和唐庄镇干部一起
立下了“四不”、“四同”的规矩。 “四不”，就是身不
懒，积极参加劳动；嘴不馋，到村进厂不喝酒、不吃
请；耳不聋，倾听群众意见；手不长，不拿群众东西。

“四同”即干部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事同群
众商量。 同吃，就是驻村干部不准单独起伙，一律到
群众家吃派饭，不准喝酒，吃了饭要交钱；同住，就
是驻村干部不准住村委会，必须住到军烈属、五保
户、困难户家里；同劳动，就是每个干部自备一套劳
动工具，每年

20

个义务工；有事同群众商量，就是
村里制定重大决策前，驻村干部要跟村民商量。

唐庄镇党委还规定，每个镇干部要交
10

户农
民朋友，其中必须有三分之二的穷朋友。 吴金印解
释说， 人在难处盼亲人， 困难群众是最需要帮助
的，跟他们交朋友最能体现咱们的价值，我们应该
多做这样的事情。

有一天， 吴金印在大司马村偶然听到一个叫
韩志明的村民的不幸遭遇。 韩志明原来在外地一
个煤矿上班， 一次事故使他下肢瘫痪， 成了残疾
人。 孩子尚小，一家人靠妻子一个人支撑着，日子
很艰难，韩志明几次想到了死。 得知这个情况，吴
金印拉上村支部书记，说：“走，到他家瞧瞧。 ”

来到韩志明家，吴金印坐到他的床沿儿上，握
着他的手，仔细询问他的身体和家庭情况，说：“你
放心，有党在，不会让你过不去。 ”然后，对韩志明
的妻子说，好好照顾老韩，有啥困难给村里和镇里
说。 临走的时候， 吴金印把身上的钱全部留给他
们。 第二天，吴金印又来了，带着救济款，带着自己
家里的两袋面粉。

过了几天， 吴金印给韩志明送来一辆手摇三
轮车。 他看到韩志明家门前有一条四五米深、两米
多宽的沟，就带领村里人填平了那条沟，并在他家
门前修了一条直路。 逢年过节，吴金印总要带些吃
的用的到韩志明家慰问；每次从大司马村过，他总
要拐到韩志明家里看看。

吴金印经常对干部们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
故的爱。 想叫群众真心拥护咱共产党，就得实实在
在为老百姓办好事；不然的话，人家为啥要死心塌
地跟着咱啊？ 共产党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在基
层， 老百姓就是从咱们的举动中去认识共产党的
宗旨。 咱们为群众办好事，就是维护党的形象。 ”

有好的规矩，还得有监督机制。 吴金印深晓此
理，所以在制定了“四不”、“四同”规定以后，又制
定了一整套检查监督措施：每逢单月，镇里派人到
村里听取群众对干部的意见，问当地群众，某某在
你们村住了没有，参加劳动没有，为群众办好事没
有，是否有违纪行为，对这个干部有什么意见等；

逢双月， 让村党支部来镇党委汇报驻村干部的表
现和群众对这个干部的反映；到年底，由群众和村
党支部对驻村干部进行考评， 对违反有关规定的
干部一律严肃处理。

1995

年的一天，有群众反映说，某位镇干部到
他们村检查工作的时候喝了酒。 吴金印在对此事
进行调查落实之后，找到那位干部，问：“据群众反
映你在村里喝酒了，可有这事？ ”

“有……”

“咱们的规定你还记得吗？ ”

“记得。 ”

“你说咋办？ ”吴金印满脸严肃。

“我愿意接受处罚。 ”那位干部羞愧地低下了头。

听说那位镇干部为了这事受处分， 这个村的
支部书记找到吴金印， 替那位干部求情：“是俺请
他喝了几盅，要处分就处分我。 现在的干部到了下
边哪有不吃不喝的？ 这算不上大问题，你就放过他
这一回吧！ ”

吴金印说：“我也知道现在社会上吃吃喝喝的
现象比较普遍，可咱唐庄就是不兴这一套，就是不
能容忍脱离群众的现象存在。 你要是真的爱护我
们干部的话，以后就不要请他们喝酒了。 既然定了
规矩，就得按规矩来，谁也不能例外。 ”

不久，镇里召开机关干部大会，让那个干部在
会上作了检查并罚款

80

元。 这件事在全镇干部中
震动很大，从此再未出现过类似事情。

按制度办事，人际关系就变得单纯而清爽了。

在唐庄镇，逢年过节领导与领导之间、领导与同志
之间是不兴请客送礼的，连送一点土特产也不行。

谁要是给他送礼，第一次，给你退回去；第二次，在
镇机关干部大会上批评。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好风
气，大家都把心思和精力用在了工作上。

2007

年，吴金印的母亲去世。 他谁也没告诉，

悄悄地办了丧事。 乡亲们还是有人知晓了，一些乡
邻送来礼金表示慰问，受过他帮助的人也纷纷前来
表达心意。 吴金印费了好大劲，把礼金逐个退回；实

在退不了的，全部交给镇财政用于龙山治理。

采访的时候，记者问到这事，吴金印感叹说，

人啊，钱财多少是个够？ 够吃够用就行了。 在物质
上少一分欲望，心里头就多一分轻松和坦荡。 当干
部的， 只有不存贪欲才能做到处事公正； 你公正
了，群众才会打心眼里佩服你、拥护你。 “还是那句
话，”他说，“群众是最亮的镜子。 我们应当经常拿
群众这面镜子照照自己，看我们是不是干净、是不
是有好的形象！ ”

在唐庄镇，群众就是干部的镜子。

“一切为了群众，是干部的职责”

吴金印深知，老百姓的心思千条万条，最根本
的就是三条：有饭吃，有房住，有钱花。 一句话，就
是过上富裕的生活。他说：“啥叫联系群众？当干部
的，把大伙领上致富路，才是最大的联系群众。 ”

为了让群众有饭吃，几十年来他造地不止，人
们称他“造地书记”。

为了造地，他在狮豹头的山沟里、河坡上搭起
工棚住了

8

个寒暑。

为了造地， 他在十冬腊月跳进结冰的河水中
垒石堰。

为了造地，他累得晕倒在地，在工程抢险中险
些被滚石砸死。

在狮豹头， 吴金印带领群众在乱石滚滚的河
滩和荒沟野岭上造出了

2400

多亩旱涝保收田，解
决了当地群众的温饱问题。

吴金印调任唐庄镇党委书记之后， 瞄上了镇
子西北方向那

10

多公里长的后山沟和
10

多公里
长的十里沟。

1992

年
10

月，他带领唐庄镇机关干
部，扛着铺盖卷，拉着锅碗瓢盆和劳动工具，在杂
草丛生的后山沟安营扎寨， 组织起近万人的造田
大军，开动

3000

多台大小车辆和施工机械，连续
奋战两个月，造出了

1000

多亩良田。 第二年冬天，

他们又在十里沟造田
1000

多亩。

2009

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进入唐庄段，占用
耕地

1420

亩，开挖土石方约
740

万立方米，堆放这
些土需要占用很多耕地。 吴金印决定抓住这个机
遇，用该工程剥离出来的耕作表层土在十里沟闸沟
造田。 经过

200

多天奋战，他们在这条荒沟里造出
了

1810

亩良田。如今，全长
11.8

公里的金门沟造田
工程也已启动，工程完成后可新增耕地

2600

亩。

荒沟造田，荒山造田，复耕废弃窑场，复耕拆
迁的村庄，这些年来，吴金印带领唐庄镇干部群众
造地

1.5

万亩。 与此同时，他们对全镇的荒山进行
治理，在山坡上修筑鱼鳞坑以保住水土，为跑水、

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垒上石堰，将其变成保水、

保土、保肥的“三保田”。

在造田治山的日子里， 吴金印和唐庄镇干部
吃住在四处漏风的工棚里， 天不亮就起来搬石运
土，抡锤打钎。

2001

年冬的一天，干了一天活的吴
金印，夜里突然感到严重的腹疼。 第二天，他发现
尿液带血。医生建议他马上到大医院检查。为了不
影响工程进度，他没有惊动镇里的干部，只让儿子
陪着他到外地做了手术。 伤口刚刚愈合，他又马上
回到工地，人们动情地说：“吴书记，你这样干，是
在为俺老百姓拼命啊！ ”

群众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如何让他们尽快过上小
康生活、过上城里人那样的生活，是吴金印一个新的
梦想。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他就提出在唐庄镇的代
庄、双兰、石屏、仁里屯等村搞新村规划，建成了一批
别墅式农民新居。

2000

年，他们又制定了《唐庄镇村
庄规划建设实施具体办法》， 按高标准进行村庄综合
整治。 如今，唐庄镇

85%

的农户住进了新居。

说起新型社区建设， 四合社区的居民能讲出
一长串故事。

2005

年，卫辉市行政区划调整，谷驼、张庄、靳
湾、虎掌沟这四个国家级贫困村划归唐庄镇。 这几
个村，地处太行山区，缺水少电，交通不便，当地群
众吃水难、吃粮难、走路难、看病难、上学难、娶媳
妇难。 划归唐庄镇的第二天，吴金印就安排人往这
几个村送水，并亲自到群众家中探望。 看到山里群
众的生活境况，吴金印就跟大伙商量：能不能考虑
搬下山去，在镇子附近交通便利、生活条件好的地
方建个新村？ 村民们激动地说：“吴书记，您是替俺
办好事哩，俺听您的！ ”

征得村民同意之后，吴金印又带着社区规划和住
房图纸，挨家挨户征求意见、商量建房标准。 从

2008

年开始，吴金印带领镇机关干部与群众一起动手建设
四合社区。 镇干部在建房工地上劳动是尽义务，村民
出工却可以拿到工钱，用村民的话说就是“盖房挣钱，

建我家园”。 这是一个以别墅为主、功能合理、设施齐
全的社区，设计标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不落后。镇里
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社区公共设施建设，而且给每
户建别墅的村民补助

2.5

万元。 同时，让困难户、五保
户和残疾人免费住进了社区公寓楼。

那天，走在四合社区的感恩路上，

71

岁的村民
王法对记者说：“你看这房子多好，你看这路多光，

你看这路灯多亮，真跟做梦一样……”他说，入住
社区那天， 村民们情不自禁地喊起了口号：“感谢
党！ 感谢政府！ 感谢吴书记！ ”

对于城镇化建设，吴金印想得很深。 他觉得，城
镇化绝不仅仅是盖一些新楼让大家搬进去这么简

单， 关键是要解决好群众的就业和生活保障问题。

为此，唐庄镇做出规定，凡是因建厂、建社区、建公
益事业等占地人均三分以上（含三分）的户，镇政府
出资每人每年

50

元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镇里
还规定，完全没有土地的农户，全家享受低保；现有
土地人均三分以下（含三分）的农户，

60

周岁以上的
老人和

17

岁以下的孩子享受低保； 现有土地人均
五分以下（含五分）的农户，

60

周岁以上的老人享受
低保。 同时保证每户一至三口至少有一人就业，四
至六口至少有两人就业， 七口以上至少有三人就
业。 镇里还通过贴息贷款、提供信息服务等多种方
式，扶持农村社区居民成立了种植、养殖、运输等合
作社，促进了居民就业，提高了农民收入。

吴金印深知无工不富的道理， 所以多年来他
始终把发展工业作为带领群众奔富路的重要途
径。 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唐庄镇大力发展“石头经
济”，办起了

100

多家石砟厂、一家上规模的水泥
厂和一批石灰窑，使西部山区群众迅速致富。 当发
现粉尘污染给周边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不良影
响时，吴金印听从群众意见，决定关停污染严重的
石砟厂和石灰窑。 一些人想不通，感到心疼，吴金印
就跟大家说：“咱发展经济还不是为了让群众过上
好日子？ 如果环境破坏了，就是给个金娃娃也不能
抱，咱绝不能干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事情！ ”最终，

他们将
8

家规模较大、环保达标的石头加工企业迁
往深山区，其余的石砟厂、砖窑、石灰窑全部拆除。

10

多年来，唐庄镇先后投资
5

亿多元，在
10

平方公里的产业集聚区修筑了五纵五横
10

条高
标准公路，铺设供水管网

6.5

万米，排水管网
6

万
米，建设

110

千伏变电站
2

座、小型变电站
10

多
座，建设日供水

1

万吨的水厂
2

个、日处理
2

万吨
污水处理厂一座， 西气东输的天然气辐射镇区各
个厂矿和村庄，实现了路、水、电、气、通讯、绿化、

美化等七通一平。 同时，在项目审批、土地使用、跟
踪服务等方面实行一站式、零障碍、心贴心服务。

他们通过营造良好投资环境， 吸引世界
500

强和
国内

500

强企业前来投资建厂。

2010

年， 为了吸引世界
500

强企业百威英博啤
酒集团在唐庄投资建厂，吴金印一次一次奔赴该集团
总部所在地上海，诚恳地邀请他们到唐庄考察。 一连
几天，吴金印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两眼熬得通红。 百
威英博啤酒集团高层被吴金印的真情所打动，在
综合评估各方面条件之后，决定把投资

27

亿元、年
产啤酒

100

万吨的项目放在唐庄镇。 该集团一位高
管说，他们选择唐庄镇，除了这里的环境好、基础设
施完备之外，主要是钦佩吴金印的人品和能力。

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2011

年
2

月
20

日，百威英博啤酒集团决定要在
3

月
19

日举行唐庄项目奠基仪式。在短短
28

天内拉
80

多万立方米土方、平出
600

亩大的工地，这是连对
方都感到难以完成的任务。吴金印动员全镇机关干部
搬进工棚，展开工程大会战。 几十辆铲车、推土机，几
百辆大卡车日夜不停地工作，吴金印一天只睡两三
个小时。 在工程最紧要的几天里， 他更是彻夜不
眠，硬是在规定时间里完成了任务。 该集团老总紧
紧握住吴金印的手， 说：“这是了不起的‘唐庄速
度’，这是你们在百威历史上创造的奇迹！ ”

接下来，世界
500

强北新建材来了，国内
500

强六和集团来了， 国内最大的塑料薄膜项目银金
达开工了。 目前，唐庄产业集聚区引进企业

30

多
家，

2012

年该集聚区内的工业总产值达到
33.8

亿
元，财政收入超亿元。 在三至五年内，这个产业集
聚区内的几家大型企业， 产值合计将超过

100

亿
元，税后财政收入将超过

10

亿元。

在温康社区的马路边上， 吴金印跟记者一板
一眼地描绘着唐庄的“四化”———工业化、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和环境生态化的前景。 他说：“说一千
道一万，谁能让群众过上好日子，群众就愿意跟着
谁。 明白了这个理儿，我就想啊，一切为了群众，是
干部的职责，只要群众还需要我，我就会一个劲儿
地干下去，决不松劲儿……”

今年
8

月
28

日下午，记者来到唐庄镇西边的龙
山。 这里原本是一座荒山，如今漫山的鱼鳞坑像纷披
的龙鳞， 整座大山宛若栩栩如生的飞龙，

600

多万株
树木已蔚然成林，置身其间，清风徐来，鸟语阵阵。

在通往山顶的水泥路上， 我们遇到了护林员
李庆一和原德臣。 他们是附近的村民，都

60

多岁
了，听说我们是来采访吴金印的，就动情地讲起了
“唐公山”的故事。

这个龙山，从前是出了名的“老狼窝”，是吴金
印带领全镇干部群众把这光秃秃的石头山变成了
“花果山”。 大家看在眼里，感动在心头，私下里谋划
着要把这山命名为“吴公山”， 以纪念吴书记的功
德。 今年

6

月下旬，他俩瞅准吴金印与镇干部外出
学习的空当，悄悄找来工匠，赶在“七一”党的生日
这天把“吴公山”这三个字刻在了龙山的山崖上。

吴金印回来看到了，大恼，打听到是他们几个干
的，就把他们狠狠地训了一顿，命令他们把那个“吴”

字改成“唐”字。他说：“我吴金印有多大本事，敢贪
这个功！ 难道这山是我一个人绿化的，这坡是我一
个人改造的？咋能把功劳记到我一个人身上？如果
一定要刻字纪念，那就应该写成‘唐公山’——‘唐
公’就是唐庄公民、唐庄公众。 ”

听着故事，我们不知不觉登临龙山之巅。 放眼望
去，天远地阔，沃野如锦，眼前的景象层层铺开，恍若
一个连天接地的梦境———

那一片铺向天边的浓绿， 是新造田地上的玉米、

大豆和芝麻吧。绿浪如海，滚滚滔滔，正与太行深处狮
豹头山间大片大片水浇地里的庄稼遥相呼应，它们是
在回忆和讲述那令人感念不已的温饱梦吗？

在公路之间，在绿树丛中，在金色的阳光里，辉
映着、站立着、扩展着的是一家一家工厂。 它们在唐
庄的土地上集结成产业集聚区，现代，耀眼，如同一
片挺举的臂膀，高高地托起富裕而和谐的小康梦。

是新型农村社区吗？ 是的。 一个，两个，三个，

无数个，连成片，它们背负着幼儿园、学校、医院、

超市、敬老院、文化大院，正在大步追赶现代化的
城区。 这是一个正在演绎着的多姿多彩的城镇梦。

而此刻，追梦的吴金印却沉默得像一位老农，

正扛着他那从不离身的工具，沿着山路大步走着。

这条路，通向乡村，通向工厂，通向社区，通向百姓
的家门，通向一个无比绚丽的梦境，连接着太阳一
样冉冉上升的中国梦……

（原载
9

月
9

日《河南日报》）


